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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档案到历史大数据:基于威尼斯时光机十
年路径的探索

祁天娇

摘　 要　 在全面数字转型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包括档案馆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收藏机构正面临着建设历史大数

据的机遇和挑战。 将历史馆藏转化为历史大数据,改变历史档案原有封闭、单维、低价值密度和隐晦知识结构的

状态,用新的网络化、开放化、关联化、结构化的状态连接更多类型的历史资源,以走出历史档案在当代的价值实

现困境,是历史档案数字转型的可行方案。 本文以历史档案如何转化为历史大数据为研究问题,以历史档案的价

值实现为研究目标,以案例分析为研究方法,选择当前以历史档案为依托建设历史大数据最为典型的“威尼斯时

光机”项目为分析对象,解读该项目关于历史大数据的理论成果,总结该项目十年间探索的数字化、数据化、语义

化和知识化的实践路径,并将其转化为具有通用性、可复用价值的经验,以期为数字时代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量

化历史研究以及新文科背景下的交叉学科发展,贡献档案学的方法与力量。 图 1。 参考文献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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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social
 

comprehensiv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big
 

data
 

is
 

becoming
 

the
 

common
 

mission
 

of
 

historical
 

collection
 

institutions.
 

As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data
 

source historical
 

archives
 

have
 

been
 

closed one-dimensional of
 

low
 

value
 

density
 

and
 

of
 

obscure
 

knowledge
 

structure
 

for
 

a
 

long
 

time.
 

How
 

to
 

transform
 

historical
 

archives
 

into
 

historical
 

big
 

data
 

is
 

the
 

core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value
 

of
 

historical
 

archives
 

implementation
 

perspective through
 

analyzing
 

on
 

the
 

path
 

and
 

key
 

elements
 

of
 

historical
 

archives
 

to
 

historical
 

big
 

data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way
 

through
 

which
 

historical
 

archives
 

may
 

walk
 

out
 

of
 

the
 

contemporary
 

dilemma.
 

The
 

exploration
 

may
 

contribute
 

to
 

the
 

history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and
 

new
 

arts
 

development
 

in
 

the
 

background
 

of
 

cross
 

domain.
With

 

case
 

analysis
 

as
 

the
 

core
 

method this
 

paper
 

chooses
 

the
 

 Venice
 

Time
 

Machine 
 

project
 

as
 

the
 

analysis
 

object interprets
 

the
 

projects
 

exposition
 

of
 

historical
 

big
 

data and
 

summarizes
 

the
 

digitalization 
datafication semantic

 

organization
 

and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cal
 

archives
 

explored
 

by
 

the
 

project
 

in
 

the
 

past
 

ten
 

years.
 

This
 

paper
 

transforms
 

the
 

case
 

into
 

the
 

experience
 

of
 

transforming
 

histo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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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ves
 

into
 

historical
 

big
 

data
 

with
 

universal
 

and
 

reusable
 

valu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the
 

historical
 

archives
 

could
 

provide
 

a
 

huge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cal
 

big
 

data including
 

resources
 

and
 

methods.
 

From
 

historical
 

archives
 

to
 

historical
 

big
 

data the
 

fundamental
 

change
 

lies
 

in
 

the
 

new
 

network
 

and
 

open
 

characteristics
 

of
 

data
 

structure which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the
 

technical
 

competencies
 

of
 

data
 

process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paradigm. This
 

transformation
 

generally
 

needs
 

to
 

go
 

through
 

four
 

stages
 

of
 

digitalization datafication 
semantic

 

organization
 

and
 

knowledge
 

producing pursuing
 

the
 

version
 

conversion syntax
 

conversion 
semantic

 

conversion
 

and
 

pragmatic
 

conversion
 

of
 

historical
 

archive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recollection
 

and
 

remapping
 

of
 

historical
 

narration
 

in
 

the
 

digital
 

era.
 

1
 

fig.
 

27
 

refs.
KEY

 

WORDS
 

Digital
 

memory. 　 Historical
 

archives. 　 Historical
 

big
 

data. 　 Digital
 

transformation. 　 Venice
 

Time
 

Machine.

0　 引言

随着社会全面数字转型以及新技术的渗透

性应用,历史遗产的传承体系也被快速积累的

数据打断并重塑。 数字时代历史资源的未来,
正在超越资源数字化的技术问题,走向新的结

构与逻辑。 其中,历史档案作为最重要的历史

资源之一,大规模的数字化已经开展多年,虽然

在技术突破上仍然存在许多挑战,但从价值视

角来看,如今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如何从数字

载体中提取和阐释它们的信息结构[1] ,尤其是

要以符合当代数据思维的历史逻辑来重新理解

这些信息及其结构,形成时代叙事。 在这个问

题导引下,历史大数据建设成为不可逃避的基

础工作。 历史大数据是指将形成于过去的历史

记录,以当代叙事逻辑重新汇聚、组合,所形成

的具有广泛、共享、结构化特征的数据集合。 历

史档案是具有原始记录性的历史记录,是最重

要的历史大数据源。 在不同历史时期,历史档

案的汇聚都曾带来广泛的、共享的信息洪流,支
持过对历史问题的寻解[2] 。 历史档案转变为历

史大数据具有天然的、经过时间验证的可行性。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很长时间里,被束之高

阁似乎是历史档案不得已接受的宿命。 正如威

尼斯国家档案馆所藏的长达 80 公里排架的历史

档案一样,这些不间断记录着从中世纪到 20 世

纪威尼斯珍贵历史的大量手写档案,内容从官

方行政文书到公众的出生证明、死亡证明、纳税

证明等日常文书,再到城市规划设计、建筑图纸

和地图,类型多样、内容全面,几乎覆盖了威尼

斯上千年历史的方方面面。 但因为这些历史档

案大多采用拉丁语或威尼斯方言手写体,在数

字化之前几乎没有被现代历史学家识读过。 直

到近十年,这些历史档案的珍贵面貌及其记录

的宏大历史,才借助“威尼斯时光机”项目重现

在世人面前。 “ 威尼斯时光机” ( The
 

Venice
 

Time
 

Machine)项目于 2012 年由洛桑联邦理工

学院( École
 

Polytechnique
 

Fédérale
 

de
 

Lausanne,
EPFL)和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 Ca

 

Foscari
 

U-
niversity

 

of
 

Venice)主导发起,威尼斯国家档案馆

作为最主要的历史档案资源提供者参与合作,
另有 300 多名来自基础学科、工程学、计算机科

学、建筑学、历史学和艺术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

和学生参与其中,愿景是通过历史档案数字化

重建威尼斯千余年历史的多维模型,并为科研

与教育领域开放大型历史数据库。 “威尼斯时

光机”项目自 2015 年开始关注数字人文中的大

数据问题,至 2017 年提出独有的“历史大数据”
(Big

 

Data
 

of
 

the
 

Past)核心概念,在历史档案数

字转型为历史大数据的问题上,探索出一条已

被欧盟认可并广泛推广的路径。
本文选择“威尼斯时光机”作为案例分析对

象,关注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示范意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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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建设经验,以其项目团队公开发表的学

术论文、会议报告、博客以及各类开放文本为研

究资料,分析项目开展近十年来在历史大数据

的理解、建设与应用方面的成果与路径,探讨该

项目如何将威尼斯千年历史档案通过数字化、
数据化、语义化、知识化等工程,转化为可支持

历史重建与仿真的历史大数据,并以此启发我

国历史档案的数字转型工作,为数字时代的历

史文化遗产保护、量化历史研究以及新文科背

景下的交叉学科发展,贡献档案视角的创新与

力量。

1　 研究与实践现状

我国学界对“威尼斯时光机”项目的关注,
始于“十三五”期间数字档案馆建设与档案资源

数字化的浪潮中,并在近几年数字人文的迅猛

发展中对其有了更深的理解。 早期关于该项目

的案例研究,主要从“威尼斯时光机”的数字人

文理念和历史档案图文识别技术角度开展[3] ,
强调数字人文理念对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影

响[4] ,并以此为目标改变历史档案的整理与开

发思路[5] 。 近两年在数字人文的新学科视角

下,图情领域的学者发现并整理了“威尼斯时光

机”在文化遗产数字化、智能化方面的贡献[6] 。
“威尼斯时光机”是从历史档案出发走向宏观历

史叙事的代表性数字人文研究,其项目规划已

经超越资源数字化本身,而面向更庞大的城市

与人文历史重建。 研究者需要进一步突破现有

学科框架,将历史档案作为历史数据源之一放

在更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来理解“威尼斯时光

机”为增强历史档案价值及与其他历史资源关

联性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尤其需要挖掘“威尼斯

时光机”项目所代表的数字人文或数字文化遗

产模式背后的核心创新概念与人文主义实现路

径———历史大数据。
历史大数据是量化历史研究的产物,其本

质是经过数据化的海量历史资料,主要表现为

各种形式的历史数据库[7] 。 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一种将大批历史材料结构化录入数据库,并
依靠定量分析揭示其中隐含的史实,检验和发

展历史认识与经验的新方法逐渐在国际学术界

流行起来[8] 。 例如,通过对美国家谱学会保存

的家谱人口档案进行数据库处理,美国医学领

域实现了对家族乳腺癌基因遗传研究的重大突

破[9] ;通过对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教育、职业和收

入的历史数据分析,美国经济学家分析了历史

变革、技术革新、教育进步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

响[10] 。 受到这些重要研究成果及其方法的影

响,史学界历史资料量化数据库的建设与研究

快速增长。 一方面,建设大规模史料数据库已

经成为国内外史学研究的新共识。 美国学者李

中清团队花费 20 年时间建立基于八旗户口册和

清代皇室族谱资料的“中国多代人口系列数据

库” ( China
 

Multi-generational
 

Panel
 

Data
 

Series,
CMGPD) [11] ;美国哈佛大学和中国北京大学合

作建设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资料库( CBDB)”,
目前已收录 52 万余人的传记资料,其资料主要

来源包括地方志、官方文书、明清档案等历史档

案[12] ;国内史学界也先后建设了“中国地方历

史文献数据库” [13] 、“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

数据库” [14] 等史料数据库。 另一方面,随着大

规模史料数据库的建设,学界逐渐认识到历史

档案数字化与数据化是建库必需的基础性工

作。 实际上,国内外在 2000 年以后出现的不同

规模的历史数据库,共有前提就是 20 世纪 90 年

代开始的历史档案电子化与数据库建设工作。
2011 年,哈佛大学学者通过 “谷歌图书计划”
(Google

 

Books
 

Project) 构建起大规模出版物数

据库,并利用词典编纂、语法进展、语义分析、集
体记忆等方面的研究,展示了如何通过信息资

源数字化发现历史新知[15] ,为信息资源管理视

角下的量化历史研究提供了范例。 近年来,在
数字人文研究范式的影响下,很多文化遗产管

理机构、历史资源典藏机构以及学术研究机构

都在积极探索信息资源数字化背后巨大的文化

发现潜力。 Internet
 

Archive、Europeana 以及本文

所研究的“威尼斯时光机”等都是国际典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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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资源管理视角下的历史大数据项目,国内的

数字敦煌等项目也在积极探索量化历史研究的

新路径。 以上海图书馆团队为代表的图情领域

学者已经有意识地对历史数据基础设施建设中

的学科方法进行总结[16] ,但遗憾的是目前档案

学界还缺乏对这一领域的足够重视与充分

参与。
本文立足档案视角,以历史大数据建设过

程中的档案资源建设与转型为切入点,具体探

讨历史档案与历史大数据的关系,以十年来“威

尼斯时光机”的历史档案数据化实践为依托,探
讨从历史档案到历史大数据的转型框架与关键

点,旨在拓展历史档案的工作思维,为更多档案

领域主导的历史大数据建设项目提供可复用的

方案或有益参考。

2　 历史大数据的档案视角解析

历史大数据是一个广义的学术概念,历史

学、文化遗产保护、大数据等领域各有相关但又

有差异的学术阐释。 本文立足档案视角,探讨

历史大数据在广义且跨学科学术框架下的基本

内涵与本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历史大数

据与历史档案的关系,明确历史档案向历史大

数据转型所需达成的目标。

2. 1　 历史大数据的内涵与特征

历史大数据发端于历史领域的量化研究,
是一种以大数据方法重组历史记录所形成的、
具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数据集。 肖恩等认为历史

大数据为数字时代的历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

“宏观视角” [17] 。 从资源角度讲,历史大数据是

一种全新的历史资料模态,是传统史料自我解

构并重构所形成的、具备大数据特征的数据态

史料,这种史料可更好地支持数字环境下公开、
共享的历史研究与成果传播;从管理角度讲,历
史大数据是一种全新的历史资料组织与管理手

段,能够利用文本挖掘、主题建模、网络分析等

数据管理手段,建立新的历史资料秩序,挖掘新

的历史资料关系;从方法角度讲,历史大数据是

一种全新的历史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应用了大

数据思维,但并非历史研究的最好方法或唯一

方法,而是更适合解决一些微观研究方法无法

解决的历史“远读”问题;从知识角度讲,历史大

数据既是知识来源,也是新知识本身,正如《探

索历史大数据》 一书所说,历史大数据是一种

“生成性”的方法,“不仅可以证实过去的故事,
而且能够生成新故事、新观点” [17] 。 本文从档

案视角解析历史大数据,即主要从资源的角度

探讨历史档案与历史大数据的联系与区别,并
以此来指导历史档案的管理、方法和知识层面

的转型。
历史大数据作为“大数据”的一种,也具备

大数据的基本特征,包括容量大、种类多、速度

快和价值密度低。 但与其他记录社会生产生活

领域的大数据不同,历史大数据主要用于记录、
描述、分析、挖掘和研究历史,是历史领域的大

数据,可作为一种重要的领域科研基础设施。
历史大数据在其建设、发展与应用过程中,具有

独特的领域大数据特征。
(1)泛在性:指建设历史大数据所依据的广

泛存在的数据源。 一方面,传统史料广泛的“存

量”数字化为历史大数据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
这是包括档案馆在内的历史文化馆藏机构在过

去二十年间开展的重要工作之一。 《“十四五”
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十四五”期

间中央和国家机关传统载体档案数字化率要达

到 80%的整体性目标,这为历史档案参与历史

大数据建设并作为历史大数据重要数据源做好

了充分准备。 另一方面,广泛存在的数据“增

量”使得任何历史事件、活动或人物的信息都有

可能被记录并保存下来,且现有的数据与方法

已能够支持对这些信息的进一步管理和挖掘,
而这些“增量”产生并留存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建

档或归档。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
也明确提出,要统筹重大历史事件、重大活动、
突发事件应对活动等档案专题库建设。 这意味

着历史数据建档归档将成为国家档案资源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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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任务,也是档案领域参与历史大数据建

设的重要形式。
(2)拓展性:指历史大数据在其发展过程中

始终具有可拓展的数据结构。 历史大数据在建

设初期具有鲜明的主题性,并在该主题下根据

数据源的数量和质量呈现一定的数据规模。 但

是历史大数据的数据结构是开放的、可拓展的,
可以在主题约束下不断建立数据关系、扩大数

据规模,甚至可以在相关主题之间建立联系,形
成大规模数据网络。 形象地说,历史大数据在

建立的过程中,也将经历从单维数据表向关系

型数据库再到知识库的转变。 同样,历史档案

在数字时代也在孕育着自己的“拓展性”,包括

汇集层、文件层、实体层等不同层面的可拓展,
即历史档案要进一步强化与其他类型历史数据

之间的关联,加强一定汇集内文件与文件之间

的关联,加强档案内容中实体与实体之间的关

联。 历史档案是否具有强拓展性,将决定历史

档案能否最终汇入历史大数据之中。
(3)再生产性:指历史大数据的应用价值不

仅在于本身,更在于可不断生成新的数据、新的

知识和新的叙事。 历史大数据的建设与发展过

程,是一种从零散历史资源重组为新的历史数

据产品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历史档案

在内的大规模多源异构数据汇聚并融合,以一

种完全不同于原始存在模式和状态的新形式被

生产和呈现。 也就是说,历史大数据的建设与

发展是历史大数据的首次生产过程,它的应用

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可支持用户在数据库中

对数据的直接检索和挖掘,可支持技术人员不

依赖历史大数据存储库或平台而对数据集进行

直接调用,可支持开发人员利用数据进行知识

推理、形成可视化的数据产品或新知识等。 历

史大数据的最大价值,在于研究者可以利用它

进行研究与创新,而这些灵感往往来自历史大

数据的泛在性和拓展性。 也就是说,历史大数

据的应用是其第二次生产过程,历史大数据的

泛在性和拓展性决定了它的再生产性。 同样,
历史档案的价值除了被长期保存所象征的证据

价值以外,还有巨大的、可支持知识与叙事再生

产的信息价值与记忆价值。

2. 2　 历史大数据与历史档案的关系

正如上文所述,历史大数据源于历史研究

领域,但如今已超越历史学范畴而成为数字时

代支持交叉领域研究的重要基础设施。 按照

“威尼斯时光机”首席专家卡普兰教授的观点:
“历史在社会转型和技术迭代的不同时期会呈

现出不同的数据特征” [2] ,即历史大数据之“大”
是具有历史相对性的,在每个历史阶段,机构、
组织和个人产生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数据都会按

照当时的逻辑被组织起来。 在这些数据经年传

承的同时,组织这些数据的逻辑与方法却在不

断更迭。 掌握不同的数据组织逻辑之间的映射

方法,用当代的数据组织范式来重新整理不同

历史时期的数据,是理解、掌握和应用历史大数

据的核心要义。 本文所探讨的历史大数据,是
当代的历史大数据,是以当代叙事逻辑重新组

织产生于过去的数据所形成的大数据集。 历史

档案正是产生于过去的数据,从历史档案到历

史大数据不仅是资源状态的改变,更是从旧有

数据逻辑向当代数据逻辑、从过往叙事规则向

当代叙事规则的转变。 这就意味着历史档案与

历史大数据之间,至少具有资源和方法两个层

面的关系。
(1)资源层面。 历史大数据的资源规模与

范围远超历史档案,还可能包括例如图书、文物

以及其他历史文化遗产等在内的广泛的数据

源,这些历史资源都具有转化为历史大数据的

潜力。 历史大数据之“大”就体现在多来源、多
模态和多结构等方面,这也是历史大数据“泛在

性”的表现。 不同历史资源转化为历史大数据

的路径和方法可能有所差异,但转化而来的数

据结构应该是一致的或者是可相互映射的,转
化所依据的数据标准应该是具有互操作性的。
当历史档案转化为一定范围的历史大数据后,
可以与更多来源的历史数据集形成关联,不断

追求历史大数据的完整性,以全面重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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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档案是不同历史阶段零散而广泛的历

史数据中最具有长期保存价值的一部分。 历史

档案借助归档范围的确定,将历史复杂数据中

最能够原始记录社会生产生活的那部分数据进

行归档和长期保存,确保了从历史档案转化过

来的历史数据集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在历史发

展的长河中,由于保存和管理能力的限制,每个

阶段的档案范围都小于当时社会生产的总数

据,但毫无疑问这些档案是经过择选鉴定的具

有更高长久保存价值的一部分,且与其他零散

的社会数据不同,馆藏档案接受了科学系统的

长期保存管理。 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档案都

是记录、保存和寻找历史细节的首选数据集。
例如,威尼斯国家档案馆( State

 

Archives
 

of
 

Ven-
ice)自 1815 年成立以来,接收各类国家行政管

理文件甚至部分来自意大利的文件,其广泛纷

杂的档案接收范围,本身就确保了这些由历史

档案转化而来的历史大数据的泛在性。
(2)方法层面。 不同领域对历史大数据的

建设、发展和应用可能贡献不同的方法论,就历

史档案而言,因其极为稳定的组织逻辑与方法,
更有利于解读产生于过去的数据,并在不同叙

事逻辑之间建立桥梁。 首先,历史档案的组织

与管理具有长期的传统,能够在一定时期内以

相对稳定的逻辑和方法开展历史档案的组织工

作,遵循这样的逻辑和方法就能够检索与查询

档案。 例如,“来源原则”是最重要的历史档案

管理原则之一,理解历史档案的来源及其在数

字时代的丰富表现,就能够理解历史档案按来

源分类、整理、索引的基本逻辑。 早在古希腊和

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按来源、时间或职能分

类的档案管理思想,与当代档案分类方法虽有

细节差异,但底层逻辑具有一致性。 依照这种

逻辑,就可以帮助考古学家发现和整理历史档

案的形成时间、主体与大致内容。 其次,历史档

案管理者长期积累完成的馆藏目录、主题词表、
叙词表、分类方案等,都是历史档案组织的重要

工具,也是转化为历史大数据索引、本体、关联

图谱等自动化工具的重要基础。

基于资源和方法两个层面的关系,历史档

案能够为历史大数据建设贡献两方面的核心价

值:一是历史档案是具有最高永久保存价值和

最原始记录特征的数据来源,能够确保历史大

数据的可信性;二是历史档案具有长期稳定性

和延续性的数据组织和叙事逻辑,能够确保不

同历史时期数据的互理解与互操作,形成不断

流的历史大数据。

2. 3　 从历史档案到历史大数据的本质变化

从历史档案到历史大数据的转变,其本质

变化并不是记录内容的变化,而是数据结构的

变化,表现在数据结构的网络化、开放化以及由

此带来的数据处理的高技术难度和新知识范式

的结构化[2] 。
(1)网络化。 网络化是历史大数据的本质

特征[18] ,即数据与数据之间具有丰富的语义关

系,当这些语义关联被建立起来时,历史大数据

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语义网络( Semantic
 

Net-
work)。 网络化的前提是大规模的数据依照一

定的结构被汇聚和关联,这就对计算和处理这

些数据间相关性的大规模数据库提出了计算力

的高要求。 在转化为历史大数据之前,历史档

案也天然地具有关联性,即每份档案与同一档

案汇集内其他档案之间存在关联。 这是因为档

案所参与和记录的社会活动之间是相互关联

的,甚至有学者认为档案之间的关联是档案的

必要组成部分,当这种关联被破坏时,档案的真

实性与内容可信性也会被破坏[19] 。 但历史档案

的这种关联性是垂直的、单维的、缺少交互的。
一方面是因为这种关联存在于人工环境中,只
能通过多级著录、树状分类体系这样的层级结

构,或者依靠主题词表或叙词表中的参引、互引

等单向标注来说明这种关联;另一方面是因为

这种关联本质上是来自档案所记录的社会活动

的关联,是一种强调档案与所记录活动因果关

系的关联。 而历史大数据关注的是数据语义层

面的关联,这种关联除了来自档案所记录的社

会活动,还可能来自档案内容所反映的社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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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体系,是包括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在内的更

广泛的知识联系。 并且,这种关联凭借语义网

技术,能够被扁平地、多维地、交互式地呈现,成
为机器可理解、可操作的网络化结构。

(2)开放化。 开放化是历史大数据保持大

规模和流动性的根本原因。 历史大数据是开放

的、动态的,数据集中会不断新增数据,这些数

据可能来源于新的历史档案数字化、数据化成

果,也可能来自不同类型历史资源的转型结果。
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大数据的开放化是基于其

网络化结构的,即并非所有数据都可以随意加

入该数据集,只有具有语义关系的数据才被开

放权限。 历史大数据的开放化与网络化是相互

促进的,开放接纳更多的关联数据,可以形成更

广泛的数据网络,而更多的数据网络节点就可

以识别更多相关数据纳入历史大数据。 相较而

言,历史档案是封闭的、界限明确的。 呈现档案

关联并不是人工环境下历史档案整理工作的首

要任务,来源是档案汇集之间最明显的界限,一
个历史档案汇集很难开放接纳不同来源主体生

成的档案,不同类别之间的历史档案也很难融

入同一个汇集。 例如,在威尼斯国家档案馆的

长期馆藏体系中,建筑图纸、地图和行政文书之

间几乎没有交集,因为它们之间存在边界。 历

史档案的数据量是可统计的,例如多少全宗、多
少排架、多少卷 / 份等,但历史大数据是趋于忽

略统计的,或者以时间为单位统计一定时间段

的数据流量,也就是说每一个历史大数据的理

想状态不是一个数据集,而是一个数据流[2] 。
(3)高技术难度。 数据结构的变化,最直接

的反映就是数据规模的急速扩大。 历史大数据

的规模已经超过传统手工环境所能承载的数据

量,因此需要新的处理和管理策略以及密集型

的存储和计算基础设施[20] 。 对于档案机构来

说,历史大数据的高技术难度是从历史档案的

数字化开始的,并贯穿数字化之后的结构化与

矢量化处理、语义关联与开放、知识构建与获取

的每一个环节。 例如,“威尼斯时光机”项目在

威尼斯国家档案馆安装了专门服务器———“时

光机盒” ( Time
 

Machine
 

Box),用于存储被数字

化扫描的全部文档及其元数据,并可以通过国

际图像交换标准 IFFF 协议对外提供访问。 该服

务器不仅支持大规模历史档案数字化成果的存

储,还支持威尼斯国家档案馆或者其他外部机

构对服务器上的数字化图像应用各种图片分割

或文本识别算法[21] 。 此外,“威尼斯时光机”项

目还开发了专门的手写文档识别系统,用于手

写历史档案的文本识别。
(4)知识结构化。 琐碎的历史大数据对于

科研人员或者公众来说,价值是低密度的,需要

进一步将“流量” 数据转化为结构化的知识系

统,以聚合人物、地点、主题、事件等历史知识单

元。 聚合完成的知识系统能够以机器可读、可
理解的形式化语言表达出来,以便深度的数据

挖掘和交换。 为此,“威尼斯时光机”采用一种

基于语义网技术的历史知识编码方法,详细记

录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各种信息源,并将这些信

息源与给定的编码链接起来,形成一种知识序

列。 不同历史研究中,使用不同信息源所产生

的历史叙事结果,就形成了不同的知识序列,这
些知识序列融合构建起一种能够表示多个历史

事实的系统,共同记录可能存在的知识空间的

形成过程[22] ,从而实现多维历史叙事。 广义来

讲,这种流量聚集和结构化知识改造的过程,也
是历 史 档 案 数 据 化 ( datafication ) 的 题 中

之义[23] 。

3　 “威尼斯时光机”的十年路径

威尼斯共和国作为欧洲最早的资本主义政

权,在 13 世纪晚期就有了按时间线索对档案排

序并装订成册的登记制度。 在自 8 世纪传承至

20 世纪的稳定政治制度与行政体系支持下,威
尼斯档案规模不断扩大并在 17 世纪达到顶峰。
此外,受典型的层级制行政体系影响,威尼斯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掌握着全欧数量最多、来源最

广泛、内容最复杂的档案资源[24] 。 据统计,目前

威尼斯保存下来的各类档案文件总计 40 万件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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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大部分档案的形成时间可以追溯到 1797 年

威尼斯共和国的自治权结束之前。 “威尼斯时

光机”项目组深刻认识到如此大规模的历史档

案中可能蕴藏巨大的价值,从 2015 年开始就面

向“历史大数据” ( Big
 

Data
 

of
 

Past)启动了一系

列子项目,对历史档案向历史大数据转型开展

一系列实验。 总的来讲, “ 威尼斯时光机” 在

2012—2019 年的第一阶段,主要完成了历史档

案的大规模数字化扫描和转录识别,在 2020 年

之后的第二阶段将重点攻克历史档案的语义关

联和新知识体系的建设问题。

3. 1　 大规模数字化扫描

“威尼斯时光机”项目的初衷,就是整合威

尼斯大规模的历史档案,重建威尼斯城市的发

展传记、政治动态、建筑变迁与社区变化,通过

这些文书档案的相互参照、交织与关联,共同形

成一个有关威尼斯千年历史的丰富叙事。 要实

现这个初衷,改变历史档案实体分散、内容离散

的现状,开展历史档案的大规模数字化扫描是

第一步。 实际上,在“威尼斯时光机”项目之前,
威尼斯国家档案馆自 2006 年起就在意大利文化

遗产管理局的支持下启动了历史档案的数字化

扫描工作,最初选择的扫描对象是只需单幅扫

描、技术难度较低的城市地图。 2012 年之后,
“威尼斯时光机”项目为威尼斯国家档案馆创建

了一个数字化扫描生产线,能够扫描更多复杂

尺寸和形式的历史档案,包括地图、家谱、手稿、
乐谱等[25] ,并将其中可识别的文字直接转化为

数字文本以供识读和标注。 到 2017 年 10 月,
“威尼斯时光机”项目已经完成时间跨度 200 年

的 19 万份行政文书、72 万份照片档案、3 千本专

著的数字化扫描工作,共形成超过 200 万张数字

化图像,同时由档案工作者手工对历史档案中

所含的人名、地点、关键词等进行了 16 万次的抄

录并标引[21] 。 卡福斯卡里大学校长 Michele
 

Bu-
gliesi 为此曾说:“档案馆藏的数字化为研究和理

解过去与当代文明的文化历史演变开辟了新的

途径。”随后,“威尼斯时光机”项目又与工业界

合作,开发了历史档案大规模扫描机器人装置,
可半自动化每小时扫描 1

 

000 页,大幅提高了数

字化扫描的效率。 2020 年起,项目继续突破数

字化扫描的技术问题,开始使用激光雷达扫描

和地面摄影测量技术对更丰富的历史资源进行

3D 扫描工作[21] ,通过将二维历史档案与三维历

史资源关联呈现,进一步构建威尼斯历史数字

镜像空间。

3. 2　 自动化文本转录识别

历史档案的大规模数字化并不意味着这些

档案就能够自动被人所识读和理解,进一步的

文本识别和转录是揭示历史档案内容价值的关

键一步。 “威尼斯时光机”项目组认为,历史档

案数字化的前景在于内容层面的可索引、可检

索,因此必须完成手写文本的识别与转录工作。
虽然在大规模扫描阶段,档案工作者已经手工

完成了大量的转录识别工作,但手工建立的内

容索引不具有可伸缩性,难以充分体现历史档

案之间的关联。 2016 年起,“威尼斯时光机”启

动“档案文本的识别与丰富” ( The
 

Recognition
 

and
 

Enrichment
 

of
 

Archival
 

Documents,READ)子

项目,专门利用模式识别、图像分析、计算机视

觉、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解决历史档案的手写

文本识别、关键字识别、布局分析、自动作者识

别等问题,并于 2018 年对外公布了自动化手写

文档识别系统和专门用于照片档案数字化副本

识别的通用文档分割处理系统[21] 。 2020 年之

后,项目更多使用卷积神经网络和递归中立网络

等新技术架构来处理手写文本的自动抄写和转

录问题,相较此前的人工转录,效率大幅提高。

3. 3　 图谱式关联离散数据

历史档案的大规模数字化与自动文本处理

技术,为历史数据的重组和挖掘提供了新的机

会。 通过大量的历史关键词标注,“威尼斯时光

机”搜集了海量的人名、地名、交易信息、建筑名

称等历史数据,这些数据零散分布于历史档案

的内容中,且语义模糊、离散、缺少一致性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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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关联性组织。 但威尼斯大规模历史档案的真

正价值,就在于内容语义之间的关联性。 一方

面,不同档案记录的内容中可能包含同样的关

键词或实体,这就使得基于统一关键词或实体

的交叉检索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以这些共同出

现的关键词或实体作为节点,就可以搭建起一

个关联数据图谱,不同知识单元可以通过这些

节点相互关联,知识的推理也成为可能。 为了

解决历史档案中离散数据的关联问题,“威尼斯

时光机”主要应用了语义网技术,将位于历史档

案文本不同位置的同一实体进行链接,识别实

体含义并以形式化语言进行一致性表达,最终

能够聚合单个实体的多来源信息,甚至构建起

跨文本、跨档案汇集的实体图谱。 而所有从大

规模历史档案中提取出来的不同信息源的实

体,都会被组织在这样一个图谱式的关联数据

集中,真正具备了历史大数据的网络化特征。

3. 4　 模型化构建新知识体系

“威尼斯时光机”构建历史大数据的最终目

的,是帮助研究者和公众找寻历史问题的答案,
事实证明,有关千余年来威尼斯城市的公共卫

生、健康、医疗、经济、测绘等历史问题,都可以

在威尼斯历史大数据中找到答案或线索。 这推

动着历史大数据建设更向前一步,走向历史知

识库的建设,并以虚拟空间模拟重建威尼斯历

史。 例如,“威尼斯时光机”以威尼斯地籍地图

为基底制作了威尼斯城市 3D 模型,历史学家曾

根据这份地图为 1740 年的威尼斯人口普查档案

标注了地理背景,而这份人口普查档案记录了

威尼斯所有拥有和出租房产的公民,再结合绘

画档案中的建筑信息,不同信息源的离散数据

在这份地图上被关联、汇聚起来。 该 3D 模型能

够以地理信息为新的数据组织逻辑,动态展示

当时每座建筑中活跃的企业,构建起一个超越

历史档案文本的新知识体系。 与此类似,“威尼

斯时光机”还利用历史档案中提取的大量人名,
构建了威尼斯人物社会网络,形成了以人物关

系为基础逻辑的又一个知识体系。

4　 从历史档案到历史大数据的转型框架

“威尼斯时光机”十年间所探索的历史档案

向历史大数据的转型路径,大体可分为数字化、
数据化、语义化、知识化四个阶段。 对于大多数

国内档案机构来说,大规模的馆藏历史档案数

字化工作已经取得显著成果,但文本尤其是手

写文本的转录识别是当前面临的棘手问题,语
义化和知识化尚处在智慧档案馆建设的远期规

划中。 《“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已将

“加快推进对重要档案数字化成果进行文字识

别和语音识别”明确列为档案资源数字转型的

重要任务。 但遗憾的是,历史档案数字转型的

讨论大多在一馆之内,档案馆之间、档案馆与其

他历史文化馆藏机构之间、历史档案汇集与其

他历史资料之间的巨大关系价值尚未被充分挖

掘,历史档案作为传统社会留存下来的最具价

值的大规模数据汇集,对当代数字社会历史融

聚与连续性理解的重要作用尚未被充分认知。
基于此,本文尝试探讨历史档案在历史大

数据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价值,并基于“威尼斯时

光机”经验,为记录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的大规模

珍贵历史档案,探索走出架阁库、走进知识海洋

的可行路径。

4. 1　 总体框架

正如卡普兰教授所说,历史档案向历史大

数据的转变,真正完成了两个使命:回忆( recol-
lection)和重置( remapping) [2] ,分别是以当代的

数据思维与逻辑理解历史档案和重建历史数

据。 如图 1 所示,为完成这两大使命,历史档案

需要依托计算手段,经历数字化、数据化、语义

化、知识化四大阶段,分别实现版本转换、语法

转换、语义转换和语用转换四大变化,需要载体

控制、 表达规范、 关系模型和翻译机制四大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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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从历史档案到历史大数据的转型框架

(1)数字化阶段

大规模数字化阶段主要解决历史档案版本

状态不适于机器识读的问题。 这一阶段的核心

任务是将历史档案从模拟状态批量转化为数字

状态,即从纸质或实体版本转化为具有一定格

式的数字版本。 在这一过程中,载体控制即选

择什么样的存储体来更好地完成数字版本历史

档案的长期保存是一个关键性问题,而历史档

案的内容挖掘与增值并非本阶段的核心任务。
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化阶段不需开展内容层面

的工作,将模拟态档案从只包含档案内容文本

层的单一图层页面,转换成封装有文本识别数

据、元数据、标注数据和标签数据的多图层页

面,可为未来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工作奠定良好

基础。 总的来讲,数字化阶段对历史档案的要

求是可识读,即从面向人工识读转为面向机器

识读,实现历史档案生命周期从模拟环境向数

字环境的延伸。
(2)数据化阶段

在大规模数字化基础之上,数据化阶段主

要解决历史档案数据结构不适于机器计算的问

题。 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将历史档案的语法

结构从自然语言转换成机器语言。 一方面将历

史档案从非结构化数据转化成结构化数据,突
破基于传统叙事逻辑的历史档案数据组织模

式,重新对数据结构进行定义;另一方面在被明

确定义的数据结构基础上,将历史档案的文本

识别数据、元数据、标注数据和标签数据等重新

用形式化语言表达,使其具有计算能力。 在这

一阶段,历史档案将突破长期保存的载体和版

本限制,借助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等手段,
以更灵活的数据形态追求更强大的计算能力,
以实现未来更多的内容分析与挖掘。 总的来

讲,数据化阶段对历史档案的要求是可计算,即
从面向人工处理转为面向机器处理,进一步增

强历史档案对计算环境的适应能力。
(3)语义化阶段

在具备计算能力的数据基础上,语义化阶

段主要解决历史档案内容表达不适于机器理解

的问题。 这一阶段的核心任务是将历史档案的

语义组织从隐式组织转换成形式化组织。 一方

面,要明确定义历史档案数据中包含的概念与

实体的含义,建立相同概念、相同实体的准确映

射关系;另一方面,要多维度建立历史档案数据

中包含的概念与实体的关系,建立不同概念、不
同实体的合理相关关系。 在准确含义与丰富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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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基础上,建立历史档案内容、背景与结构中

可能存在的概念体系,并将其形式化地表示为

本体或图谱。 在这一阶段,历史档案将借助语

义网络等手段重新理解、组织并建构新的语义

体系,“回忆”数据在历史档案形成时的含义与

关系,并在当代逻辑下“重置”这种含义与关系。
总的来讲,语义化阶段对历史档案的要求是可

理解,即从面向人工理解转为面向机器理解,实
现历史档案在数据状态下的内容增值。

(4)知识化阶段

在明确的语义基础上,知识化主要解决历

史档案语用情境不适于当代叙事的问题。 这

一阶段,对于历史档案内容的处理已告一段

落,将更多依靠历史档案的背景信息,在特定

的时空背景与叙事逻辑下,理解蕴藏在历史档

案文本内容中的更宏大的历史叙事。 也就是

说,知识化除了对历史档案文本内容记录的显

性知识进行挖掘外,还会对历史档案形成时空

中存在的人、地、时、事、物等隐性历史知识进

行挖掘,以充分理解并解释历史档案的形成在

历史情境中所发挥的真正作用。 简单地只分

析某一历史档案汇集,或者只分析历史档案,
都不足以充分挖掘这样的隐性知识,并与其他

历史资源建立联系。 只有突破文档网络,在一

定时空序列中建立多源异构历史数据之间的

更广泛的网络,才能够实现从历史档案向历史

大数据转型的最终一步,而这一步将决定历史

档案能否真正参与到当代数据逻辑指导下的

社会网络建构中。 总的来讲,知识化阶段对历

史档案的要求是可解释,即以当代叙事逻辑解

释历史档案形成时的叙事逻辑,以当代数据组

织逻辑解释历史档案过往被整理时的组织逻

辑,实现历史档案在不同时空之间的价值转换。

4. 2　 转型关键

如图 1 所示,为了顺利完成从历史档案到

历史大数据转型的数字化、数据化、语义化和知

识化,每个阶段都需要一些关键的方法与工具,
例如包括载体控制在内的长期保存方法,包括

表达规范在内的数据结构转换方法,包括关系

模型在内的语义组织工具,包括翻译体制在内

的价值实现工具等。 关于历史档案数字化的长

期保存问题,我国档案领域已探讨多年,本文不

再赘述,下面主要对后三个转型关键问题进行

阐释。
(1)表达规范

不同历史时期的档案有着不同的物理载体

和内容结构,但因同一时期历史档案的数据表

示都遵循一定的规范,后代能够识读和理解这

些数据。 例如,清代皇家档案中,不同级别的文

书写作体例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掌握这种规

范不仅有利于理解历史档案的内容,还有利于

将历史档案的旧体例映射、转化为适应当代读

者思维的新体例。 这种旧规范与新规范之间的

转化,就意味着历史数据被以新的组织方式阐

释出新的关系,即历史被重新解读或再现的过

程。 例如,原本分散在墓志铭、家谱等不同载体

上每一人物的信息,被聚集、重新书写成人物传

记的形式,这就是使用某种规则再现或再生产

历史档案的过程,也是“规范表示” 的过程[26] 。
历史档案管理过程中所创造的各种用于检索或

查询的工具,例如索引、目录、词表、谱系图等,
都是规范表示的产物。 然而在漫长的人工管理

与阅读环境中,这种规范表示的结果都是人可

阅读的,随着机器成为新的阅读通道,历史档案

规范表示的结果也将趋于机器可读。
在“威尼斯时光机”项目中,地图以及地图

上的地理信息,是标注和建立历史数据之间关

系的重要基底。 项目将访问、输入、输出、缩放、
旋转、分层等操作都内化为地图的使用规则,使
原本无法进行这些操作的纸质地图被重新规范

表示,转化为数字地图,而数字地图会进一步聚

集更多来自其他载体的数据,例如在地图上标

注的人物信息、建筑信息、贸易事件信息等,这
些信息都以地理信息为标准被规范化重组。 由

此可见,在历史档案的数据化过程中,数据表示

规范的制定至关重要,即各类零散、分散的历史

档案数据,应以何种规范、在何种空间中被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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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以聚合成新的统一的系统。 实际上,在历史

档案传统管理工作中的编研环节,长久以来都

在遵循先制定数据表示规范再重组历史档案信

息的习惯,即常见的编研体例,如大事记、组织

机构沿革等,都是一种数据表示规范,只不过这

种规范是依赖人工阅读习惯而形成的,往往是

单一维度的。 在历史档案数据化时代,数据表

示规范将更加多样、面向人工和机器共同阅读、
协同处理,能够支持更加多维度、跳转式、网络

化的历史档案信息重组和表达。
(2)关系模型

经过规范化表示后,历史档案就有了建构

模型的基础,而历史档案的语义化也需要遵循

一定的模型开展。 这里的模型主要处理历史档

案的各种关系,在不同的历史领域或主题下,模
型具有不同的形式,遵循不同的逻辑,可推算出

不同的新知识。
最常见的是时间模型,可用于推算历史档

案中的时间节点、大事顺序与因果关系等。 例

如,将气候气象数据、地理数据、历法数据等统

一在时间模型中,可以帮助考证某些历史事件

发生的时间、顺序与触发关系。 其次是基因模

型,可用于推算历史档案中的人物、事件、实物

等实体之间是否具有“基因”关系,以及这种产

生自历史档案所记录的历史事件本身的基因,
为历史档案中记录的人物、事件、实物等实体赋

予相关、相等与不相关关系等。 其中,继承关系

是基因模型中最能推断出来的关系,例如家谱

中的人物谱系等。 历史档案主题词表、索引等

工具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基因模型。 再者是事

件模型,可用于推算出历史档案所记录的各类

活动或现象的过程,例如手工艺生产、商业贸

易、居民迁徙等。 在不同关系模型中,为概念和

实体命名都是非常基础且重要的事情。 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寻找高效且适应性强的命名方法

来描述看似无限的生物多样性,是大数据方法

在自然领域应用的基石。 档案领域的著录、标
注等描述体系也都是重要的概念和实体命名系

统,这些系统本身就是一种逻辑体系,可以通过

形式化语言转化成最适合机器描述和机器计算

的模型。
(3)翻译机制

历史大数据是用当代互联网环境下的大数

据思维来重组历史信息,可能汇聚不同历史节

点上的历史数据,但每个历史节点上的档案都

只具有有限的“时间视野”,在缺少翻译机制的

情况下,这种有限的时间视野使得超越时空局

限的跨时代、延续性思考更加困难。 当代的逻

辑和思维有时甚至会误读、错解历史信息,而使

得知识的推断更加困难[27] 。 为了扩大这种“时

间的视野”,一方面需要聚集更多的数据,由点

到线地汇聚更多的时间点以形成时间流、数据

流,并且保持这种时间流、数据流的开放性,以
吸收和容纳更多的时间与数据;另一方面就要

设计并形成有效的翻译机制,即使用符合当代

逻辑的规范去“重新记录过去”。 这种翻译机制

并非简单的语言或文字上的翻译,而是叙事逻

辑的翻译。

5　 总结

历史档案转化为历史大数据的巨大潜力已

经在“威尼斯时光机”项目中充分显露,当前越

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意识到历史大数据建设与

开发的重要性。 2020 年,“威尼斯时光机”走向

更高阶段, 升级为 “ 时光机: 欧洲大陆通史”
(Time

 

Machine:A
 

Common
 

History
 

for
 

the
 

Conti-
nent)项目,其宗旨就是提取和利用历史大数据,
或者说“释放历史大数据”。 作为“威尼斯时光

机”的第二阶段,“欧洲时光机”将发展为一个超

大型的城市网络,项目将更多使用数字化和人

工智能技术,来充分挖掘欧洲丰富的文化遗产,
将大量碎片数据转化为高价值的产业知识,从
本质上讲是通过大规模计算和数字基础设施建

设来模拟欧洲整个社会、文化与地理的演变。
“威尼斯时光机”的勃勃雄心,是建立在从历史

档案向历史大数据转型基础上的。
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数量最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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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最长的历史档案资源,其转型为历史大数

据的潜力是巨大的。 威尼斯国家档案馆在漫长

时间里经历的历史档案价值展示与实现的困

境,如今我国诸多档案馆也正在经历;“威尼斯

时光机”项目所提供的从数字化到数据化、再到

语义化、知识化的转型路径,对于我国历史档案

馆藏机构是具有可复用价值的。 但我们还需要

在数据表达的规范、知识生产的模型以及叙事

翻译的体制上,找寻适合中国故事的模板。 我

们期待历史档案走向历史大数据,以新的数据

思维爆发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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